第三十七课
（听打稿，供参考）
今天讲：
《大鹏展翅》第五节课
上午法王讲的，下午有其他的，好像当时加持还是什么的，这样的。前面是两天，上午、下午都讲了。

7月4日上午，法王从“奇哉!今善男子复谛听，最初无散而护持，中间放任真义上，最终放纵无来去”，一直讲到最后的
这个是最后的愿文。
“愿以此善具缘众，无明烦恼妄念垢，速净本净本法界，即生之中得正果”。
一直讲到最后的回向文。
在结尾，法王这样说道:
昨天我们也已经念了传承，很好的，本来清净方面。当时我跟堪布说可能两个小时左右，应该把本来清净和任运自成都念完，所以昨天你们请求的时候，他不可能只念一个，两个都念的话，好像四十几分钟，后面一起念的话好一点。但是我讲的时候可能要两个多小时，也许你们可能只选择了一个。
有时候你们听的时候，好像堪布堪母也好，很多人都是，不管谁说话，管家说话也好，堪布堪母说话也好，下面所有的人要么不听，我原来提过，要么听的时候语言的前前后后都要听清楚，如果听不清楚大概是这样。
昨天不一定是我们这边的，也许堪布只承认一个，但是我想堪布是什么样的传承都会念。后面部分舍不得，不念，会不会这样说呢。因为两个小时，本来清净和本来任运自成都应该念完的。两个小时，我们这里讲经的时候也是两个小时，如果晚几分钟也没什么的。我当时说要不要三个小时？他说应该不用吧，两个小时左右。
任运自成是比较少的，我并不是说你们这次请求的不对啊。但是堪布堪母也有这样的，一般讲话的时候，好像在入定了一样的。关键的词不记录，不记录的话，我们末法时代众生根基还是有限的。如果你没有记录的话，第二天在课堂上辅导的话，我相信很多你都记不全。而且记得这个也许会记歪，记成另外一个东西，有可能性。
所以以后大家，不管是我们下面的道友们，在堪布堪母讲的时候，一定要尽量地记。我们经常说：“一个好记性不如一个烂笔头。”所以有时候稍微记一下。
我都想，当时法王出去的时候幸好记了一点，不然有点傲慢的人：“我跟法王出去经常有机会的。”这样的话，包括后面的回忆录都是没办法的。这个可能是一个习惯。
昨天我觉得有点可惜，两个都念完了好一点吧。
这里倒是法王只念了这个，法王在落基山只念了本来清净的部分，这个是时间有限。法王原来在学院时候都已经把本来清净和任运自成都讲过。我当时应该是19年9月5号，我们开始讲的，十三节课，大概是10月25号结束的。《大鹏展翅》当时讲了十三节课，也只讲了本来清净的部分。
其实任运自成的部分，以后如果有了传承也可以。但这个没事，应该以后会有机会的。
当时法王讲完了以后——我也是想给你们创造一个当场的一个传承，会圆满的。
这次讲闻《大圆满直断见歌.大鹏展翅》，
这个《大鹏展翅》原来法王讲的时候，我们有个出家人，一个叫噶萨喇嘛，他现在早就已经圆寂了。他说：“今天法王给我们讲了老鹰展翅。”他把“大鹏”和“老鹰”两个搞错了。法王讲的“老鹰展翅”。哈哈哈。
“老鹰”在藏语当中好像是“秃鹫”，老鹰还稍微好一点，秃鹫一般是吃人尸体的那个。他还是说的是秃鹫，秃鹫展翅，法王给我们讲了秃鹫展翅。他给别人很炫耀的说：“法王正在给我们讲秃鹫展翅。”
今天是第五节课。我们已经讲了十多个小时了。
跟城市里有点不同，他们时间稍微长一点都可以。有时候法王法会两个小时多一点，有这样的。不然的话，按照他们的规定，如果是五节课，十个小时之内必须完成。但是他们因为是寂静处，跟其他的时间有点不同。所以，每次都稍微有点超时。
这次传法的目的是进一步增上你们的觉受和证悟，
他们本身修的还可以的。
也是为了清净我自己的语障，
所以我们也是，辅导也好，大家讲这些的话，稍微讲一下的话，也是这一辈子啊，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也好，年老的人也好，你们不知道有没有以后讲经说法的。现在做一些辅导啊，互相聊一聊啊，这也是清静自己语障的一个很好的办法。
所以，我把所有句义不增不减地传了一遍，所有要点也以归纳的方式都解释了。
以后有必要的话，法王其他的讲记也做出来，有必要吧，但是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。

这个法的所诠义，主要是光明大圆满，它也涵盖了大手印、大中观等一切道要。
今天法王提出来一个大中观，因为他要想下面引用一个噶玛巴的教证。
一般来说，佛陀所讲的无量法理，究竟要点只有大中观、大手印、大圆满这三个。如果你修行完整正确的大中观道，那就包括了另外两个要点。同样，如果你修的是真实完整的大手印道或大圆满道，也会分别涵盖其他两个。

所以，大手印、大圆满、大中观同步实修是关键。许多噶举派和宁玛派的成就者，如噶玛巴自生金刚、全知龙钦巴，都是这样修行的。
包括他们的传承，现在也是。在藏传佛教所有的教派里面，噶举派和宁玛派，见解、修行，很多方面是比较相同的，前辈的大德们也是经常这样讲。法王去不丹的时候，也是很多噶举派的寺院，大德们前来的时候，也是经常这样聊的。所以说，很多都也是一样的，而且他们是实修比较重视的。
我们师徒平时也要尽量把三者融为一体来修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。

那么，如何修呢?

专注入定于寂止的境界，其中心不动摇的那部分，就是大手印;
它这里大手印和大中观这些，一方面这些是法本的名字，但另一方面是我们自己境界的名字。你的境界在专注的心当中不动摇的那部分。
其实别人问你大手印是什么？我们法王的这一句话可以说。这是一种最简单的方式。
心在外中内何处也不成立，这种空性称为大中观;心一缘安住于空性的当下，产生一种明知明觉之见，这种定解就叫大圆满。
法王当场讲的翻译的音频我们也得到了。我们得到以后，我刚开始想把汉文和藏文翻一下，翻成藏文。因为法王藏语来说的，藏语肯定要一个一个的做整理。然后完了以后，当场的大部分是没有汉语的，我要一个一个地翻译。英文照着翻译可不可以呢？当时这么想的。后来进行对照的时候，差距比较大的，因为当场翻译的话，一个是，当场大多数是桑吉堪珠翻译的，桑吉堪珠应该是当代很多高僧大德的翻译家。她还是很厉害的，抓的很紧凑的。但是笔译和口译要求不同，所以后来不得不把英文——原来她的口译只做为一个参考，除此之外，我们全部翻成藏文，藏文又翻成汉文，然后汉文的样本和藏文的样本对照，再进行翻译。
所以我那天说英文版的有点慢，有一次我这么说。其实他们是后来参考的，而且他们手头的资料，在我们这边出来了以后再弄的。所以说他们也不慢，他们的速度还算是比较快的。一般来讲，我们这样的速度，很多都不一定有的。
所以其他文字，也是理解的啊！包括日文也好，法文也好，以后可能还有很多的文字。今年的话，我们看这些翻译家们，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因缘，也非常感谢大家！
所以我也是刚开始是想，可能英文直接放上去就可以，结果很多地方有点，没办法。

所以像这些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讲记一个一个、一字不漏的藏文做下来，而且法王的音频是比较清楚的。有一部分音频是当时我带回来的，有一部分是后来得到的，全部都出来出去。其实这个好长时间都是，下面我们藏编组把法王的有一些音频打在文字上，弄了很长时间。包括堪姆们初稿打了一些，后来我又全部自己听，反反复复重新改。所以这个上面花了很大的功夫。
去年他们说，你因为下了太多的功夫、时间了，所以你生病了。但如果在法王的教言上下功夫而生病，倒是很欢喜的事，死也无憾的。这个还算是比较可靠的，我们自己觉得还是比较可靠的。
噶玛巴自生金刚在《了义大手印愿文》中也说:
刚才法王想要引用这个教证：
“远离作意大手印，远离诸边大中观，此乃总集大圆满，一通皆通得开悟。”
噶玛巴是噶举派的。噶举派说，大手印、大中观全部总集的是大圆满。
如果我们宁玛巴自己说的话，好像有点，我们的法是全部总集，这样不太好说。
但这个噶玛巴说的话，噶玛巴说，我们的大手印跟格鲁派的大中观，全部可以集中在你们的大圆满当中，如果这个开悟的话，全部都开悟了。大圆满开悟的话，那大中观和大手印是非常容易的事情。
所以法王如意宝的《直指心性》前面的大圆满的正行方面，以大手印、大中观很多来抉择心的空性，这个在《直指心性》注释当中特别详细地介绍。
意思就是，远离伺察意是大手印，离边的空性是大中观，圆满具足一切道的要点是大圆满，希望众生彻底证悟这样的实相。
刚才一通皆通，法王解释希望众生这样开悟，这样来解释的。

自从来到这个道场，我也再三劝勉你们不加区别、无有取舍地实修宁玛派和噶举派。你们也要这样发愿，并多创造顺缘来实现此愿，谢谢!
接下来是：
遇见光亮
下面这个老头子，我们之间的对话。
下面这个带胡子的就是我们采访的，叫慕德尔，他现在还在大塔那里，他在那边，现在71岁。他下面的照片，当时修塔时他的脚有点骨折，嘉哲仁波切一边扶着慕德尔，一边扶着法王。法王这边的是萨迦麦彭仁波切，他是创巴仁波切的儿子，他好像在西藏生的。应该没记错的话，他们后来一起抚养的。他当时去的时候，好多中心，创巴仁波切圆寂以后希望寄托在他上面，但是后来好像也有一些分歧。后来创巴仁波切的法脉有一部分他在管理，有一部分离开了，现在是这么一个状况，而且后来也有一些诽谤，这样那样的。
其实西方人一方面，有信心的人非常稳固，现在也是，原来修的法也一直修；有一部分有一些利益关系、感情问题，这样那样的问题，把上师们告到法院去，弄得非常乱七八糟的。
好多上师呢，刚开始时候，西方他们的信心很不错的，现在对他们也有一些厌烦心。可能包括索甲仁波切，其他的一些大德，他们个别的弟子有些是为了纯粹的利益。上师的话，也毕竟是个人，如果在他的身上，尤其是比较接近的一个弟子来找毛病，尤其是有目的性地找毛病的话，应该是找得到的。
所以说，不管是哪个地方，这一点相比较的话，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佛教文化的底蕴不同，藏地稍微好一点。藏地的话，可能也有跟上师破誓言的，这种关系确实有的。但是像直接害上师，告到法庭的，这样的话没有听到。在西方的话，动则这个是这样的、那个是这样的。破誓言的一群人，弄来弄去。
现在我们国内也有一些上师，我听说有些大道场的上师，这样说的话你们可能有些不高兴，我觉得这些上师的称呼方式不同。他们说汉族人不可靠，什么什么。但是我觉得汉族人当中也有可靠的，也有少数不可靠的。其实以民族这样来称呼不太对，相对而言，有些地方的佛教文化底蕴比较少、比较薄。他们的基因当中，从小到大没有这样的。暂时的一些师徒关系最后弄到利益关系上面，这样确实将来很危险的。
所以说，有些法师，别人对你供养，对你特别好的时候，应该如履薄冰、小心谨慎好一点。不然，今天跟你关系很好的，过一段时间他手里拿一些把柄，把你告到法庭里面去的话，当然告到法庭，谁到底进去也不知道。
前一段时间，红木家具的买主跟和尚的事情一样的，本来想敲诈他，结果自他都已经弄进去了。所以到底谁得利也不好说。
很多人给我说，最好不要给很多人传密法。但是我觉得这个密法呢，不传的话，好像很多人没这个机会，这里也看不出来，哪一些是有信心的、没有信心的。也许呢，可能自己觉得是很不错的人，最后破誓言也有可能。在我的有生之年当中，以前有过一个左右吧，基本上除了极少数以外，是比较保密的。但以后呢，也许可能会有一两个，不好说。如果有的话，那也没办法。不传的话，也可能他们有各种办法。这样的话呢，也没有办法。
也许可能会有的，如果有的话，不如之前离开更好。大家自他都比较清净嘛，有时候也有这种想法。
但不管怎么样，其实每一个法师也好，每一个出家人也好，居士也好，跟别人，包括一些金钱上的关系的时候，一定要先分析好。不然的话，他今天说是“供养，过一段时间的话，这不是供养的，他抢走我的钱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最后不知道，弄的很尴尬。最后是怎么样的，我们这边有些法师以前好像也有过这样的情况。这个大家也是应该知道。
所有的这些，包括自己找一些依据也好，即使供养的话也是这样的。如果不是供养，那通过其它方式的话，那就不好说了。
所以我也经常要求大家，没必要跟金钱上搞关系。其它的行为有关系的话，也是如此的。可能最后都下水了，这个时候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毅力。

以前法王如意宝的一生当中，也基本上公开，有一个破誓言的人。那个老头子的话，现在还没有死，他的寿命很长的。应该全世界都知道的，现在也是这样。我以前也提过的。
还有一个的话，是一个出家身份，这个除了我们少数人以外，不知道的。后来晚年的时候，他很想忏悔，但是法王不让来。包括他的寺院，现在与学院关系也不怎么样，很多人都不敢去。
所以破了誓言的这种现象，对西方人来讲是没有什么，如果有什么法律上的，就害怕，因为犯法。如果你破了誓言，破了戒律的话，这个对西方人的概念当中，好像这个是来世的事情，现在都是很现实的。
我们的有人，可能有这种感觉，因为看起来他更注重现世的利益，包括他的名声也好，他的财富也好，他所获得的这个，他很关心。从他们的所做所为上看，对来世确实是，表面上看起来精进修法，但对来世应该不是很关心，这样的人会有的。
所以说，我们包括法师在内的很多人，当你比较有名气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对你好的。这个是一种规律，当你下落的时候，你落到井里的时候，上面扔石头的人比较多的，这种情况应该是落井下石。
不用怕，谁也看不到你，哈哈哈。
这个萨迦麦彭的话，当时他语言比较少，法王出来的时候，有时候扶一下身体啊。也不说话，具体我也没有深交。
他旁边的这个，有胡须的，他对法王信心很大。还有一个，这个人应该是当时道场的负责人，还是什么的。
这个照片跟大家先介绍一下，然后接下来我就开始讲他的叙述。

这个是我说的。
很多听过法王教授的美国弟子，
以前也见过不少高僧大德，听过各种珍贵的教言。然而，他们对法王身上的威德力，却有着不一样的感受，即使过了很多年，他们也无法忘怀。
有一个人叫乔舒亚.慕德尔( Joshua Mulder )，他是这样回忆的∶
当时你看他还是很年轻的，过了三十年以后，七十一岁。这个好像应该是去年照的。

“我们每个弟子都被法王深深震撼了。因为那一年距上师仁波切圆寂已经六年了，大家都有些缺乏动力，
其实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。

幸好我们这个佛学院还是有点动力，没有像法王在世的那样，但是确实大家都有一点信心。包括我们的人数也好，吃的也好，条件也好，各方面。
这个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，当时我们法王圆寂的时候也想学院很快马上没有动力了。 
没什么士气。而法王的到场，像一个强有力的宣言，证实了修道的真实性。
好像法王来了以后给他们增长了活力，强有力的一个宣言，他们修的好像奄奄一息的时候马上重新给他们赐予了新生命一样。

他威严有力，气宇轩昂，
应该是精神饱满、气质不凡。
身上散发着古老又超越时间的特质。这种特质是由内而外呈现出来的，是一种被佛法彻底浸润的强大气场，像喜马拉雅高原一样辽阔，仿佛穿越到了另一个时空。
因为法王一讲，一看的时候，这个人真的是好像佛法当中得益了。一个人的这种气场也好，言语也好，表情也好，完全感动。
所以有些传法不是什么口头上会不会说，像我们这里的堪布堪母，应该是一辈子靠嘴皮生活的，会讲的。我的话，不看书跟你们吹牛的话，如果吹牛肯定会吹一段时间。但是我尽量地严谨——在课堂上，我的语言尽量地严谨。如果我编一些故事，我可以让你们晕头转向的，编个童话故事。我都不用准备，能讲很多精彩的故事。 我以前经常在学校里面给他们玩这个，在中学时随便给他们编一个故事，后来我自己忘了。他们说再讲一个，我说跟你们吹牛的。
但是法王是完全不同的。他那种气质，讲法的气质完全就是觉得：佛教真的是这样的。像穿越到了另一个世界，喜马拉雅山来到了美国一样的感觉。
法王安如磐石，充满真诚和荣耀，圆满展示了高贵的尊严。

法王让我受益匪浅的一点是，他展现了修行的真实不虚。我27岁开始主修金刚瑜伽母，
噶举派也是修金刚瑜伽母，我们宁玛巴修上师瑜伽也是金刚瑜伽母。
遇到法王的时候是41岁。
27岁开始修。
那时候，我已经观修自己是金刚瑜伽母14年了。
他们的心还是很真诚的，修很长时间。
在我见到法王的那一刻，所有观想立刻变成了具象的现实——
他的方式比较特殊。
他就是真实的金刚瑜伽母，
我把这些翻成藏文的时候，藏族人看了也是很惊讶的。“哇，他们的境界很高啊。”
我翻成藏文，翻来翻去，汉文翻成藏文，藏文翻成汉文，很不容易的，这本书弄出来。他们知道，美国原有这样的大修行者啊。
因为他修了14年以后，好像真正地具有证悟的上师来了，他原来修这种本尊完全变成了上师，上师和本尊无二无别境界已经出现了。
而且他人还是活着，这些稿子都是他自己用英语来写。我们整理以后，跟汉文一样以后，稍微有些精简，让他们自己看。

突然以人的形象出现了在我面前!
这句话还是很有意思的。看我们修了多少本尊，看哪个上师来的时候，跟本尊无二无别，有没有这种？
后来，在灌顶的某个时刻，法王大喊一声‘啪的’，
我们《楞严咒》后面也是“啪的啪的，“啪的”比较多。
“啪的”一声的时候：
从法座上飞了起来。
我当时没有印象，可能飞的不是很高，还是没有看到，众生的业力不同。
你看法王“啪的”说的时候，视频里面，飞的不是很清晰，但是看的景象不是很相同吧。
这是一次非常直观的体验，是一种超越语言、
法王这个“啪的”话，后来好像我们在扎西秋林，好几个地方，他的“啪”字，好多人讲有不同的感应，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。
这是一次非常直观的体验，是一种超越语言、

直接斩断一切妄念的教言。他生动地向大众展示了雪域的古老传统，在美国这片土地上，可以说意义非凡。”
美国这篇土地上，物质是很好的，但精神，有时候也是很需要这样的上师。他的看法是这样的。
好，讲到这里。
